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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之夜，天高露浓。找一个盘子摆上月饼、核
桃、苹果、梨，葡萄等，沐浴着皎洁的月色，一家人边吃
边赏月。那种场景感觉特别的温馨。

每年到了中秋前后，脑海里总会浮现出那时月下
的场景。那时候的节日，总是带着庄重，一板一眼地在
农历中行走。不像现在，每天都是过节的感觉，没有一
点儿节日的气氛。

那时，中秋节的前一两天，小城里的人们就开始忙
碌了，从配料，到加工，大家伙真是忙得不亦乐乎。月
饼馅里有核桃仁、红糖、白糖、瓜子仁，吃到嘴里香香甜
甜，忍不住咬了一口又一口。

核桃仁是月饼馅里最重要的成员，是从自家核桃
树上摘下来的，去了外壳，一颗一颗剥出来。之后架一
口铁锅，锅底放少许玉米面，待锅热之后将核桃仁放置
其中进行翻炒，这样加工出来的核桃仁有着琥珀一样
的颜色，看着很是漂亮，吃到嘴里别样的可口。

有时糖放多了，吃月饼的时候会烫到嘴巴，于是聪
明的主妇们就会找一些干馒头片用擀面杖压碎，或者
一小碗干面粉蒸熟之后搅拌在月饼馅里，这样吃起来
就不会被烫到了，效果特别的好。

那时候烤箱还不是那么普及，人们都是在炉子上
烤。有炉子的，大家就互相帮衬着，今天给这家打，明
天又给那家打。毕竟不是专业的，有时烤出来的月饼
要么火候不到，要么差一点就烤焦了，硬邦邦的，咬一
口牙都震得嗡嗡响，可是谁又会在意这些呢！大家伙
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地生活着，相处着，这种可贵的邻居
之情至今让我感动不已，无法忘怀。

不一会儿的功夫，热乎乎的月饼就出炉了，咬一
口，香甜的美味便在舌间萦绕开来。吃着自己动手做
的月饼，感受到的竟是一种收获的喜悦，这或许就是劳
动所带来的快乐吧。

不过儿时的我最喜欢的还是拜月的那种仪式感，
先是净手焚香，之后在果盘一边双手合十，磕头祭拜。
那时年幼，不知道拜月有着怎样的解释，只记得抬头望
去，明月如盘，清辉洒了一地，仿佛月饼也带了虔诚，吃
得时候便也多了一些庄重。

如今的月饼种类繁多，包装精美，可我却再也找不
回童年的那种味道了。不同的年代造就了不同的月
饼，只是不论时光如何变迁，最难忘怀的还是记忆中的
月饼。

又是一年月圆时。
今天路过街上的门市，我看到了柜台上摆

放的琳琅满目的月饼，不由得就想起了母亲在
老家土窑洞里给我们兄弟打月饼的那些熟悉
的过往。

干干净净的土窑洞，青石板砌就的灶台，
宽口阔腹的水沿铁锅——这口大铁锅，不仅承
担着平时一日三餐熬饭的重任，而且还要在中
秋节来临之际给孩子们烙一大堆一大堆的久
违的甜蜜与幸福。

那时候，母亲刚刚三十岁出头，个子高挑，
面容清瘦，齐眉的刘海会说话，齐腰麻花辫会跳
舞，在窑洞院里的那一群女人堆里很是打眼。

她在木案上和面擀面，她在铁锅前烧火做
饭，她在院子里喂猪喂鸡，她浑身好像总有使
不完的力气——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有时一
忙就到了鸡叫半夜。

每年打月饼之前，母亲总是要做许多准备
工作的。

辛辛苦苦积攒的甜核杏仁，集市上左挑右
拣的花生米，晾晒在窗台上的南瓜子和葵花子
……母亲平时积攒的这些豆豆粒粒，在这个关
键时刻都派上了用场。

为了迎接这一盛大节日的到来，杏仁、花
生米、南瓜子、葵花子这一波土头土脑的农家
子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牺牲，它们在大铁锅里
不停地翻滚雀跃，噼里啪啦的尖叫声，烟火中
香气扑鼻的景象，无时无刻地撩拨着我们的胃
口。偶尔，有几颗调皮的花生米经不住烈火的
烧烤，跳出了大铁锅，跳到了炕席上——我们
的舌头一挑这天赐的好运，唾沫一压这翻滚烫
人的美味，这无上美食就样顺理成章地滑入了
我们的肠胃。烫不烫，不管了，先消灭了这一
份难得的口福再说！

这些豆豆粒粒翻炒到八分熟，就要到停火
的时候了。稍微晾晒之后，母亲再派长柄笤帚
出马，把它们细细致致地清扫到簸箕里，在灶
火圪崂附近一点一点地簸去土和沙子等杂物，
清洗筛选的工作才算完毕。

一个足以碾压全世界的大海碗，一波健康
营养的豆豆，一块摊开的枣木案板，一双红活
有力的手——母亲的工作有条不紊，在她来来
回回的碾压下细碎的颗粒慢慢成形。

母亲把早已备好的熟芝麻和早已备好的
红糖，连同刚刚烘焙好的豆粒统统倾倒在洋瓷
盆里，然后用勺子反反复复把它们搅得十分匀
称，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五仁馅了。

五仁馅儿打造好了，母亲接下来开始做酥
子和面，酥子其实是发面的酵子——玉米面炒
熟出锅就可以了。

这一切预备工作停当了，母亲就开始擀月
饼皮。皮擀至大约手掌大小的圆形，然后包入
五仁馅儿成包子形状。

做好的月饼雏形会装进祖传的枣木月饼
模子，沿模子的边沿轻轻压实之后，倒过来慢
慢地在案板上轻轻磕几下，一个有棱有角的月

饼就威风凛凛地蹲踞在了案板上。
一个月饼，两个月饼，三个月饼，五个月

饼，十个月饼……扣好的月饼会一溜儿摆开，
这时，母亲就会呼唤我们过来给她搭一把手
——用酒瓶盖蘸上少许红墨水，在月饼顶部郑
重地印上一个红色的小圆圈，煞是好看。

这个时候，母亲打撩好火的大小之后，隔
一段时间就会吩咐我们给灶火里添几把柴火，
然后把月饼先后摆放在抹了麻油的大铁锅里
面，不停地移动翻滚着月饼，从锅底移到锅的
中间再移到锅的边上，直至火色逐渐均匀。

这个时候，月饼的美味就渐渐地笼罩了大
铁锅，弥漫了土窑洞的各个角落，俘虏了我们
原本就很旺盛的食欲。

那个时候，我们兄弟都还很小，很难帮到
母亲什么忙，可这个时候母亲最是忙忙碌碌
的。煤油灯下，她既要擀皮捏月饼，还要叮嘱
我们注意火力的大小，更要不停地移动翻滚月
饼。看到母亲如此的手忙脚乱，闻着大铁锅里
月饼的香味，我们的唾沫咽了一次又一次，但
我们是终究不敢向母亲提出什么非分的要求，
总是趴在锅头附近静候她的安排和指示，可不
安分的小眼神总是随着母亲手中的木铲在大
铁锅里来来回回地翻滚。

最先出炉的三个月饼，会越过热气腾腾的大
铁锅，会越过早已迎风怒放的味蕾，首先递到我
们兄弟的小手里——焦黄的，酥脆的，齐糖的，土
味的，香味的——这世间最最难得的美味。

一夜的守候终于到手了，我们一小口一小口
地在属于各自的角落里吃完属于自己的月饼，来
不及抹嘴就七歪八斜地躺在炕席上倒头便睡。

睡梦中，月饼模子还是在母亲的手上起起
落落，还是坚定有力地敲打着我的月饼梦：在
昏黄的煤油灯前，在清香的枣木案板前，在隐
入尘咽的锅灶旁，我还是依稀听到母亲给我们
讲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故事，我还是依稀看到母
亲一如既往忙碌的身影，我还是依稀看到母亲
脸上幸福如初的笑容。

超市里的月饼花里胡哨，但口感不好，终
究不如母亲做的月饼有味道——那是家的味
道，那是爱的味道，那是思念的味道。

临近中秋节，我拿
起手机看到友人发来信
息“月是故乡明，晋外无
乡趣”，顿时激起了我的
节日情思。我能想象他
人在异乡，月圆人不圆
的期待和失落，不禁对
着天空中的一轮圆月，
思绪万千……

恍然间我又回到了
童年，又回到爷爷奶奶
家的土墙土院子里，蓝
天白云下，我无忧无虑
地满院子疯跑着玩。奶
奶 在 屋 檐 下 泥 起 小 火
炉，架上铁鏊子，周围的
邻居也陆续端着面盆赶
来 ，准 备 一 起 打 月 饼 。
火炉里烧着早就备好的
焦炭，不一会，火苗就旺
了起来，把炉子边上潮
湿的泥巴烤干了。爷爷
用热油把白面炒了，再
加凉温的开水和好，看
着黄色的面团就看到了
稣香的月饼皮。饼馅是
红糖白糖，加上炒熟的
芝麻花生，拌在一起就
能闻到香甜。

等到用面包了馅，放在月饼模子里脱
出来，排在案板上，我就已经等不及开始舔
嘴唇了。终于等到把饼子放到了鏊子上，
还要耐心等待几分钟后，把上色的月饼放
到火炉里的土台阶上翻烤，最后才能出炉
吃。这时候，我看着女人们被火光映红的
脸上，跳跃着幸福的希望，仿佛今后每天的
日子都这般香甜。现在想来，月饼，是明月
吐出的相思，咬一口，香甜中夹杂着某种失
落了的美好，是儿时那满院子弥散的月饼
香，让今天的整个记忆都丰满起来。

现在每到中秋，还会偶尔看到小镇的
街巷里，有妇女们围着小火炉忙碌的身影，
但打月饼的人大多吃不出月饼的香甜，只
是在延续一种习惯，呵护一种传统。中秋
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传承着古老
的民族传统，集中表达了中华民族热爱和
平、期盼幸福团圆的热烈愿望。

圆月与月饼，圆的是浓缩在季节里的
成熟与收获，甜的是聚焦在亲人眸子里的
团圆与欢乐。正如神话里嫦娥的寂寞，因
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而升华，演绎成月
圆人团圆的期盼。这种期盼注入古今文人
笔端，流淌成耳熟能详的动人旋律：李白的

《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以
清新自然的笔调牵动了多少游子每逢佳节
倍思亲的情怀；苏轼的《水调歌头》：“人有
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
愿人长久”，又以饱含哲理而不失浪漫的语
言，推开了豪放而阔达的意境，给人以乐观
豁达的精神感染和健康灵秀的美学享受。

月缺月圆，年复一年，分合难遂人愿，
人世间充满温馨快乐的同时，又多了几份
思念与惆怅。但世间的悲欢离合，正如这
中秋天空的朗朗明月，历经寂寞，穿越黑
暗，战胜孤寂，走进圆满，给了我们胸怀千
秋，放眼未来的鼓舞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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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月饼
□ 郭雪萍


